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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但以理得到了一个关于圣经预言中列国的异象,随后他听见天上的一
段对话,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
和施行荒凉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一并交付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呢？”
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但以理书 8:13, 14

前十二节记述该异象,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则指明另一个异象.正如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都被
译为“take away”,以及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都被译为“sanctuary”,在«但以理书»第八
章中,也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都被译为“vision”.

当谈到被译作“take away”的两个词时,复临派的神学家们主张这两个词都应理解为“re
move”.当谈到被译作“sanctuary”的两个词时,复临派的神学家们主张这两个词都应理
解为“God's sanctuary”;而谈到被译作“vision”的两个词时,复临派的神学家们又一次
模糊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对但以理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特意用了两个截然不同
的希伯来词;所以我们应当辨识并坚持这种区分.第十三节中的“vision”一词是希伯来语“
chazon”,意思是梦、启示或神谕——异象.

“vision”这个词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出现了十次,但它代表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Cha
zon”位于第十三节,也出现在第一节、第二节（两次）、当然还有第十三节,并在第十五、
十七和二十六节各出现一次.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vision”一词出现的十次里有七次是
“chazon”,意思就是“一个异象”.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异象”一词另外三次出现时,用的是希伯来词“mareh”,意思是景
象或外观.在第八章中,“mareh”还有一次并未译作“异象”,而是译作“外观”,从而更准
确地界定了该词的含义.为什么但以理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而它们的意义又如此接近
,以至于译者会把它们当作同一个词来处理？这重要吗？

上帝话语中的每一条原则各得其所,每一个事实各有其意义.整个结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
施行上,都为其作者作见证.这样的结构,惟有无限者的心智才能构思或塑造.«教育»,第12
3页.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也就是说,为什么但以理要作出这种区分确实很重要;因此,研
读预言的人就有责任去寻求明白第一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正是在询问为什么但以理要作出
这种区分.他对被译作“sanctuary”的词和被译作“take away”的词所作的区分,具有关
乎永恒的后果,那么对于被译作“vision”的词,为什么会有人指望其重要性更低呢？“每一
个事实”都“在神的话语中”“有其关联”,并且会影响预言的“结构”,以及预言在被“执
行”时的“应验”.



当我们开始考虑第八章中的“异象”一词时,有一个与但以理的见证“有关”的“事实”,就
是：是谁用“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来回答«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的问题.

有四个事实与但以理书第八章有直接的“关系”,我打算加以讨论.其中之一是,乌莱河的异
象已被认定为关于末世的预言,并且它也是1798年在“末时”被“解封”的但以理书“知识
”的象征.

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理当获得我们事
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罗马势力和教皇制度,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少说一些,但我
们应当使人注意先知和使徒在上帝的灵感动下所写的内容.圣灵在赐下预言以及在所描
绘的事件中,都作了这样的安排：教导人要使人的器皿退居幕后,藏在基督里,而天上的主
上帝和祂的律法应当被高举.

读«但以理书».逐点回顾其中所代表的诸国历史.看哪,政治家、议会、强大的军队;且看
神如何作为,降卑人的骄傲,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惟独神被显为伟大.在先知的异象中,人
看见祂废去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又立起另一位.祂被显明为宇宙的君王,正要建立祂永恒的
国度——亘古常在者、永生的神、一切智慧的源头、掌管现在者、启示未来者.读了便
明白：当人把自己的心灵高举向虚妄时,他是何等贫乏、何等脆弱、何等短暂、何等迷
误、何等有罪.

圣灵借着以赛亚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神——那位永生的神——使他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
对象;即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神.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
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 9:6］.

但以理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的.他在示拿地的大河——
乌莱河和希底结河——河边所见的异象,现正逐步应验;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都要应
验了.

想一想但以理的预言赐下之时犹太民族所处的处境.以色列人正处于被掳之中,他们的圣
殿已经被毁,圣殿的礼仪被暂停.他们的宗教生活以献祭制度的礼仪为中心.他们把外在的
形式看得至关重要,却失去了真正敬拜的精神.他们的敬拜被异教的传统和做法所玷污;在
履行献祭仪式时,他们没有从那影儿看见本体.他们没有认出基督,这位为人类罪孽所献上
的真实祭物.主施行作为,使百姓被掳,使圣殿的礼仪暂停,免得外在的仪式成为他们宗教的
一切.他们的原则和做法必须被洁净,除去异教的影响.礼仪性的事奉停止,是为使内心的事
奉得以复兴.外在的荣耀被除去,好使属灵的真实得以显明.

在他们被掳之地,当百姓带着悔改归向主时,祂便向他们显现.他们缺少祂同在的外在表征;
然而,公义的日头那明亮的光芒照进他们的心思与心灵.当他们在受辱与困苦中呼求上帝
时,祂将异象赐给祂的先知,揭示将来的事——推翻上帝子民的压迫者、救赎主的降临,并
建立那永恒的国度.«手稿发布»,第16卷,第333—335页.

乌莱河的异象是为末后的日子而赐下这一“事实”,要求研读预言的人努力去明白它对异象
所代表之事件所预告的内容.与乌莱河异象有关的预言“事项”,是由“圣灵”“无论是在赐
下预言的时候,还是在所描绘的事件中”所“塑造”的.要加以研读的,包括先知领受异象时
他所经历的事,以及先知所指认的预言事件,并且要明白,这二者都是对末后将要应验之事的
先知性表征.前一段强调,我们应当认识到,但以理是在“七个时期”的被掳之中.



但以理代表那些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述三天半结束时意识到自己被掳的人;他们随即带着悔
改归向主,献上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祷告,将宝贵的与卑贱的分别出来;随后,主在向他们显现
之时,成就他聚集那些被分散之人的应许.他们“注意力的首要对象”于是就是“在基督里所
显明的神”.

乌莱河异象的“指向”,以及它如何有助于由基督“设计”的先知信息之“结构”,乃是我们
略加思考过的第一个“事实”;而所引经文指出,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神的启示,即神“在
基督里所启示的”.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基督并不像以赛亚所描绘的那样出现;以赛亚曾指
出,基督的“名必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
,神在基督里以 Palmoni 显明自己,意思是“奇妙的数算者”,或“奥秘的数算者”.

那个“事实”要求我们去探求“Palmoni”这一名字的“意义”,以及这个名字如何有助于
该预言的“结构”和“设计”.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第三个应当被认识到的“事实”是：
正是在那一章里,米勒派运动的核心教义支柱被提出.米勒最耀眼的宝石是在第十四节发现的
,我们应当设法明白那个“事实”对如今正处于应验过程中的乌莱河异象所具有的“意义”.

在米勒的梦中,当那个匣子被放在他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时,它像太阳一样明亮;但在末后的日
子里,这个匣子更大,发出的光比最初放在米勒的桌子上时亮十倍.包含米勒派运动中心支柱
的乌莱河异象,有什么使那项教义在末后的日子里亮光增加十倍？在末后的日子里,哪些在1
798年的末时未曾启示的事物被启示出来？怀特姐妹所说“现在正处于成就的过程中”的
乌莱河异象中的“那些事件”是什么？

如果我们坦率地把这前三个事实（乌莱的异象、基督被启示为 Palmoni,以及中心教义的柱
石）放在一起,我们就应当愿意接受一个将影响我们对乌莱河异象之研究的简单前提.这些综
合起来的事实使那些愿意看见的人明白：1798年被解封的信息是一条“系于时间”的信息.
若没有带有时间性的预言这一要素,米勒的信息就不会存在.

与本章相关的第四个“事实”是：米勒派传扬了一则以预言时间为基础的信息.为强调这一
事实,在第十三、十四节中,上帝在基督里被启示为“奇妙数算者”（帕尔摩尼）.把这异象
仅仅视为确认第十四节所说二千三百日之终点为1844年10月22日的观点,无异于向上帝借
着基督作为“奇妙数算者”（帕尔摩尼）所赐下的启示泼冷水.

复临派的神学家不遗余力地掩盖«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中那个问题的重要性,为的是给
他们那盘寓言的菜肴调出风味;他们认定,这样会使那些无知而耳朵发痒的人不去关心与复临
派中心支柱相关的真理.

在复临信仰中,高于一切、既为根基又为中心支柱的经文,是那句宣告：“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 8:14］对于一切相信主快要再来的人来说,这些话早已耳熟
能详.成千上万的人口中反复传颂这预言,把它当作他们信仰的口号.众人都觉得,他们最美
好的期待和最珍贵的盼望,全都系于其中所预告的那些事件.这些预言的日期被指出将于
1844年秋季结束.当时,复临信徒与基督教界的其他人一样,认为地球或其某一部分就是
圣所.他们理解的“洁净圣所”,是指借着末后大日子的火焰来洁净这地,而且这将发生在
基督再临之时.因此便得出结论：基督会在1844年再临到地上.

但是所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主却没有显现.信徒们知道上帝的话不会落空;错误必定出在他
们对预言的解释上;可是错在何处呢？许多人草率地以否认二千三百日已在1844年结束



来草草了结这个难题.对此,他们拿不出任何理由,除了基督没有在他们所期待的时间来到.
他们辩称,若预言的那些日子已在1844年结束,基督就会回来,以火洁净大地,从而洁净圣
所;既然他没有来,这些日子就不可能已经结束.

接受这一结论就等于放弃先前对预言时期的推算.二千三百日被认为起于亚达薛西王为
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所颁命令开始施行之时,即公元前457年秋季.以此为起点,但以理书
9:25-27中关于那一时期的阐释所预告的一切事件,在应用上都完全协调一致.六十九个
七,即二千三百年中的最初四百八十三年,将达到弥赛亚——受膏者;而基督在公元27年
受洗并由圣灵膏立,正好应验了这一规定.在第七十个七的中期,弥赛亚要被剪除.基督在受
洗后三年半,于公元31年春天被钉十字架.七十个七,或四百九十年,乃特别关乎犹太人.到
这段时期届满时,这个民族以迫害祂的门徒而坐实了自己对基督的拒绝,使徒遂于公元34
年转向外邦人.二千三百日中的前四百九十年既已结束,尚余一千八百一十年.从公元34年
起,一千八百一十年延至1844年.“那时,”天使说,“圣所就必洁净.”此前各项预言的一
切细则都已在所定的时期无可置疑地应验.按照这套推算,一切都清楚且和谐,惟独未见18
44年发生任何与“洁净圣所”相符的事件.否认那些日子在那时结束,就会使整个问题陷
入混乱,并放弃那些已由预言的明白应验所确立的立场.

但是上帝曾在伟大的复临运动中引导了他的子民;他的能力和荣耀伴随着这项工作,他不
容许它以黑暗和失望告终,也不容许它被斥为虚假而狂热的骚动.他不愿让他的话语陷于
怀疑和不确定之中.虽然许多人放弃了先前对预言时期的计算,并否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那场运动的正确性,但也有人不愿放弃那些由圣经和上帝的灵的见证所支持的信仰与经
历的要点.他们相信,在研究预言时,他们所采用的是健全的诠释原则;他们有责任持守已获
得的真理,并继续沿着同样的圣经研究路径前行.他们恳切祷告,重新检视自己的立场,并查
考圣经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既然他们在对预言时期的计算上看不出错误,他们就被引导更
仔细地考察圣所这一题目. «大争论»,409、410.

在那段辨识乌莱河异象的文字中,怀特姐妹告诉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进行更加仔细的研
究”.神学家们会把«大争议»中前述那段关于“预言时期”的论述,解读成好像怀特姐妹所限
定其评论范围的“预言时期”,就是体现在两千三百年预言之内的那五个预言.毕竟,他们声
称,那段文字确实具体论及了其中四个预言.然而,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表明,
在怀特姐妹的著作中,复数形式的“预言时期”一语更准确地是指将于1844年10月22日应
验的两个预言.

加百列为但以理指出了五个具体的时间预言,它们都属于那两千三百年的一部分.第一个标明
了49年,即“街市和城墙要在艰难的时候建造”.第二个是以公元前457年为起点,经过483年
后,基督受洗.第三个是他被钉十字架;第四个则指出,在为犹太民族特别划定的490年结束时,
福音将传给外邦人;而第五个——且只有第五个——时间预言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前四
个时间预言都远在1844年之前就已结束.那么,怀特姊妹在使用复数的“预言时期”这一说
法、并指这些时期要在1844年结束时,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针对米勒派第一次的失望,她指出了那个问题的答案：

我看见神的子民在期待中喜乐,等候他们的主.但神定意要试验他们.他的手遮掩了在计算
预言的时期时所犯的一个错误.等候他们的主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而反对这日期的人
中最有学问的也同样没有看见.神定意让他的子民遭遇一次失望.时候过去了,那些曾带着
喜乐的盼望等候救主的人变得忧伤灰心;而那些并不爱慕耶稣显现,却因惧怕而接受这信



息的人,则为他没有在所期待的时间来到而感到高兴.他们的信仰告白并未触及内心,也未
使生活得以洁净.时候的过去正好显明了这样的心.他们首先转而去嘲笑那些真正爱慕救
主显现、因此悲伤失望的人.我看见神的智慧在于试验他的子民,给他们一个彻底的试验,
以显明那些在试炼之时会退缩回头的人.

耶稣和天上的一切天军以怜悯和慈爱看顾那些怀着甜蜜的盼望、渴望得见他们心灵所爱
的那一位的人.天使环绕在他们四周,在他们受试炼的时刻扶持他们.那些忽略了接受天上
信息的人被撇在黑暗中;神的怒气向他们燃起,因为他们不愿接受祂从天上赐给他们的光.
那些忠心却失望的人,虽然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到,却并未被撇在黑暗中.他们再次
被引导回到圣经,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那些数字上移开了,错误也得到了解释.他们看
出预言的时期一直延至1844年,并且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
,反而证明它们要在1844年终止.——«早期著作»,235-237.

“预言时期”指的就是那些“直到1844年”的“预言时期”,而米勒派信徒起初认为它们直
到1843年.那些直到1844年的“预言时期”共有三个,且都呈现在哈巴谷的图表上.其中一个
时期只是“触及”1844年,另外两个则一直延伸到1844年10月22日.一千三百三十五日一直
到1844年的第一天;那时,米勒派的第一次失望来到,而«哈巴谷书»第二章和«马太福音»二十
五章十个童女比喻所说的迟延时期也由此开始.

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二千三百日延至1844年10月22日,而针对南国犹大的“七次”的二
千五百二十年也同样在那时结束.帕尔摩尼在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中自称为“奇妙的数算者
”,随后他所提出的预言“结构”和“设计”包含至少十个彼此相连的时间预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进一步探讨这些真理.

基督赐给世界一条应当铭刻在人的心思与灵魂上的教训.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
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撒但在人类的心思上动工,说：“做这件或
那件事,你们就会如同神一样.”他用欺骗性的推理引诱亚当和夏娃去怀疑上帝的话,并以
一种导致悖逆和不顺服的理论来取代它.而他的诡辩如今仍在做当年在伊甸园所做的事.
基督来到世上时,拣选了卑微的渔夫作为他教会的根基.他尝试向这些门徒阐明他的国度
和使命的本质,但他们有限的领悟力使他受到限制.他们一直在接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
导,因此他们所信的许多内容并不正确.尽管基督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说,他们却无法听进去
他所渴望传达的许多内容.

基督发现当代的宗教人士充斥着错误的见解,以致他们心中已没有真理的立足之地.在所
提供的教育中,教师把不信派作者的观点掺杂其中.于是他们就在青年人的心田里撒下了
稗子.他们表达一些本不该呈现给年轻人或老年人的见解,从不思量自己撒下的是什么样
的种子,或因此最终必须收割怎样的收成. «Review and Herald»,1900年7月3日.


